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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性作家，在中国的接受途径畅通，阐释主体多元，形式多样，因此对

昆德拉的阐释也呈现出丰富性。本文结合国内学界 30 余年来对昆德拉作品的

研究状况，通过梳理，指出昆德拉在中国的阐释重点有三。一是对昆德拉小

说艺术的探索，中国学者从历史、审美与哲学维度对昆德拉的小说创作之道

加以阐释，深刻把握昆德拉小说创作理念与基本追求，同时聚焦“复调”与“幽

默”这两个重要方面，对昆德拉小说艺术进行剖析。二是对昆德拉小说的核

心价值进行阐释，指出对存在的叩问构成了昆德拉小说的基点。三是对昆德

拉小说的关键词的阐释，本文从接受的层面入手，着力于“轻”“重”之辨

与“媚俗”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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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阐释与接受，昆德拉是一个

值得特别关注的作家。昆德拉可以说是在中国得到系统译介、广泛接受和具

有持续影响的代表性作家，在中国的接受途径畅通，阐释主体多元，形式多

样，因此对昆德拉的阐释也呈现出某种丰富性。学界普遍认为，昆德拉作品，

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对其作品的阐释，处于开放之中。昆德拉的写作，如

同一种 “ 诠释 ” 行为，往往指向人之存在的深处。但对昆德拉作品的阐释，

有可能出现两种现象：一是止于表层，这样的阅读与阐释，无法理解真正意

义上的昆德拉。二是阐释有可能失度，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言的 “ 误读 ”。
应该看到，国内对昆德拉的阅读、解读与阐释活动是非常丰富的。昆德

拉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对其作品的关注与研究，也在不断的持续过程中。

许钧曾指出：“ 对于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部书确实有着很多

不同的理解，譬如：哲学家俞吾金就从哲学的角度对昆德拉的话语进行阐释，

他认为此作品铸造了新的时代精神；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则认为昆

德拉成功地完成了哲理与故事、梦与现实的结合，或者是创造了一支把哲学、

叙事和梦合为一体的、复杂的交响乐；文学评论家们更是推崇昆德拉掀起了

小说的革命，对小说的 ‘ 新 ’ 与 ‘ 奇 ’ 以及对昆德拉小说的技巧与创新进行了

探讨；而一般的读者透过《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看到的是一个美丽的，最

后变成了凄婉的，进而再变成绝望的爱情悲剧”（许钧 , “理解与翻译——谈《不

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201）。昆德拉阐释的多种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了昆德拉作品丰富的生命力。本文拟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结合国内 30 余年

来对昆德拉作品的阐释情况，从三个方面来探讨昆德拉在中国的阐释重点。

一、对昆德拉小说艺术的探索

检视昆德拉在中国译介与传播历程，可以看到不同类型的读者对昆德拉

接受与阐释的方式与路径是有明显区别的。就总体而言，普通读者对昆德拉

的接受是自发的，对昆德拉的阐释多为感悟性的，他们关注的基本是他的代

表作，或者可以说多集中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生活在别处》等作品。

而对于专家型读者而言，则对昆德拉之于小说艺术开拓性的贡献尤为关注。

昆德拉研究专家李凤亮曾与李艳合作，收集了 1986 年至 1996 年间有关米

兰·昆德拉在世界各地的一些重要的研究资料，编著了《对话的灵光》一书。



153Main Lines of Interpretation of Milan Kundera in China / Xu Fang

李凤亮对昆德拉在中国译介与研究的第一个阶段的情况作了梳理与总结，指

出在这个阶段对昆德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 “ 对昆德拉小说作

品及理论观念的普泛介绍成为前一阶段昆德拉研究的重点，为读书界正确认

识昆德拉其人其作起到了筚路蓝缕之功 ”；二是 “ 昆德拉借以引起评论界撼

动的，除了作品内容上鲜明的政治批判色彩与哲学质询意味外，更多的恐怕

仍是他对小说叙事形式上的革新。由于后一方面较多地关涉于艺术技巧的范

畴而不大与意识形态发生联系，因而在近几年的研究中得到充分发展 ”；三

是 “ 从研究者对昆德拉的介入范围与评论区域来考察，不难发现，近十年来

的昆德拉研究，无论在各部作品的整体综合把握方面还是在个体作品的单向

度分析方面，都分别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尤以后者的成果为最 ”；四是 “米兰·昆

德拉的生平研究一直是个弱项，迄今亦无彻底改观 ”（李凤亮，“ 后顾与前

瞻：近十年来米兰·昆德拉翻译研究述评（代前言）” 42、46、49、53）。

李凤亮指出的四点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中期的昆德拉的研究状

况。在对该时期有关昆德拉研究与阐释情况进行梳理之后，李凤亮在其之后

所出版的著作《诗·思·史：冲突与融合 —— 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

中附上附录《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目录》，其中第六部分列出了 1981 年至

2005 年中国研究米兰·昆德拉的中文著作与论文的题目。根据知网，我们也

搜集了 2006 年至 2018 年 2 月底之前昆德拉研究的博士论文与硕士论文以及

期刊论文情况。根据这些材料总的情况看，李凤亮指出的昆德拉研究第一个

阶段四个方面的情况，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就整体而言，后来的研究在

重点方面，是有一定延续的，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昆德拉小说艺术的探索。

对小说艺术的探索而言，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昆德拉本身就特别关

注小说艺术的探索与革新。彭少健对昆德拉在小说理论方面的探索有这样的

一段简要论述：“ 在创作小说的同时，昆德拉还不断思考文学史上小说的本

质与意义，正如海德格尔不断质问 ‘ 诗人何为 ’ 一样，他不断探究 ‘ 何为小说 ’
的问题，对小说这一艺术形式表达自己独到的认识，1960 年他发表了论述捷

克作家弗·万楚拉小说的论文集《小说的艺术》，后来为了纪念他的这部早

期论文集，他将 80 年代的小说理论文集也命名为《小说的艺术》。1993 年

完稿并初版的论文集《被背叛的遗嘱》则通过对纳博科夫等作家的论述进一

步探索了小说，特别是结合自己的移民经历论及了不少移民作家的命运 ”（彭

少健 4）。昆德拉的创作是实践与理论并重，且在两者之间有着严格意义上

的互动。在当代的作家中，昆德拉是少有的在对小说理论进行深刻的思考、

建立了自己的小说观的同时，进行自觉的小说创作的作家。他早期写过不少

探讨小说历史与理论的论文，1960 年出版 《小说的艺术》就是有关文章的合

集。在《被背叛的遗嘱》一书中，他明确提出了建立小说的历史观的重要性：

“ 依我看来，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它们所属艺术的历史中，同时参与这个

历史。只有在历史中，人们才能抓住什么是新的，什么是重复的，什么是发



154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 Vol.4, No.1, March 2020

明，什么是模仿。换言之，只有在历史中，一部作品才能作为人们得以甄别

并珍重的价值而存在。对于艺术来说，我认为没有什么比坠落在它的历史之

外更可怕的了，因为它必定是坠落在再也发现不了美学价值的混沌之中 ”（昆

德拉，《被背叛的遗嘱》 18）。通过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到昆德拉对小说

的思考是系统而全面的，首先是对小说的本质、历史的思考，只有在历史中

才能衡量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独特之处与 “ 美学价值 ”。2006 年，昆德拉

发表了新作《帷幕》，其思考同样是在历史与美学这两个重要的维度展开的。

彭少健很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对这部新作作了如下简要但精道的解读与阐

释：“2006 年出版的《帷幕》，进一步研究了前面两部理论著作中提出的问题：

一方面，昆德拉从小说的历史入手，通过对作品的考察和分析来表达自己的

小说美学观。另一方面，昆德拉从小说本体论出发表述了自己的小说美学观。

他认为，小说并非是一种文学体裁，它具有与其他艺术不同的起源、历史、

道德、开放性以及与作家自我的关系，应将其视为一种特别的、独立的艺术 ”
（彭少健 4）。就昆德拉的小说理论探索与思考而言，彭少健的分析与阐释

应该说是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昆德拉的探索意图与理论追求。

对于昆德拉在小说理论探索方面的贡献，国内的学者关注较多，而且对

昆德拉的思考有较为深刻的把握。除了将小说置于 “ 历史 ” 与 “ 美学 ” 两个

维度加以考察之外，吴晓东认为昆德拉还有另一追求，那 “ 就是要把小说与

哲学结合起来。当然这种结合不是以哲学家的方式来从事哲学研究，而是以

小说家的方式来进行哲学性思考 ”（吴晓东 319）。对于昆德拉的这一哲学思

考维度，吴晓东认为并非昆德拉的创新性探索，而是基于现代主义小说的一

种思想层面的继承。他认为：“ 可以说，这种小说家式的哲学思考代表了 20
世纪现代主义小说一个基本取向，比如卡夫卡，比如萨特、加缪、西蒙·波

伏瓦，又比如黑塞，博尔赫斯也有这种倾向 ”（吴晓东 319）。实际上，在欧

洲文学的传统中，小说与哲学的结合是一大特征，从法国文学史看，启蒙哲

学家们的文学创作就有这样的特征。就昆德拉的小说理论与创作在中国的影

响而论，吴晓东认为：“ 如果说二战之后欧洲最具革命性的小说实验是新小

说派，那么在新小说派之后最有冲击力度的，就目前介绍到中国文坛的作家

而言，可能是昆德拉。昆德拉的小说学价值或者说诗学意义上的特殊贡献在

于，他是继新小说派之后最自觉地探索小说可能性限度的作家，并且呈现了

新的小说样式，让我们知道小说还可以写成这个样子，同时启示我们小说更

可以写成别的样子 ”（吴晓东 312）。

中国学者从历史、审美与哲学维度对昆德拉的小说探索的阐释，是对昆

德拉小说理论的基本把握。盛宁还看到昆德拉小说的另一个特质，在对 20 世

纪的世界文学作了一番观察之后，盛宁指出，“ 以米兰·昆德拉为代表的来

自东欧的新型小说，也给了欧美文坛以不小的冲击。人们看到，相对于那些

不堪卒读的文字游戏式的 ‘ 实验小说 ’，倒是这后一类文学展示了更广阔的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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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可能性，提供了更加凝重、更加实在的审美意识，虽然这后一类小说也充

满了奇想，也不乏 ‘ 超现实 ’ 的表现，但它们与历史和社会实际有着明显的

联系，甚至表现出一种社会和道德的责任感 ”（盛宁 126）。他还特别强调指

出：“ 昆德拉对于小说艺术之出路的思考，看来还是首先以坚持文学艺术的

道德责任为前提的 ”（盛宁 126）。盛宁的这一阐发，对于我们考察中国读者

为何特别关注昆德拉的小说，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李凤亮对中国学界研究、阐释昆德拉的状况较为了解，在此基础上，他

从诗、思与史三个方面对昆德拉的小说理论与创作加以把握，这与我们在上

面所指出的情况基本是吻合的。李凤亮认为，昆德拉是 “ 一个有着明确的批

判意识、幽默精神与小说史观念的小说家 ”，有 “ 对小说使命的执著思索与

探求 ”（李凤亮， 《诗·思·史：冲突与融合 —— 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

论》 114），是对欧洲小说传统的一种复兴与开拓。基于此，他指出：“ 昆德

拉所复兴的，不仅是一种主导性的小说美学风貌，还有他一贯主张的小说智

慧的内在精神，一种现代人类诗意生存所必需的相对性价值立场 ”（李凤亮，

《诗·思·史：冲突与融合 —— 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 114）。从以

上我们简要的梳理中，不难看到中国学界对昆德拉小说理论探索的阐释，是

在多个层面进行的。

如果说昆德拉对小说的探索，理论思考是一个方面的话，那么另一个方

面，就是他在实际的小说创作中，在其小说历史观、美学观和哲学思考的基

础上，对小说写作有着自觉的追求。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对昆德拉的

研究，尤其是学术层面的探讨与研究，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开始至今，最重要

的就是对昆德拉小说艺术的探讨，这样的研究往往结合对具体作品的分析，

选择相关角度对昆德拉的小说进行阐释。值得说明的是，最初的部分讨论文

章在对昆德拉小说进行阐释时，还是主要集中在对昆德拉小说的内容层面的

解读，对昆德拉小说所书写的世界的解读，对昆德拉在东欧文学中的地位、

昆德拉的 “ 媚俗 ” 之揭示、昆德拉的困境等等进行介绍性的评述。到了 90 年

代，颜向红在《外国文学评论》1991 年第 3 期发表了《现代小说：时空结构

与价值失落》一文，对昆德拉的小说结构展开了研究。乐黛云在《读书》杂

志 1992 年第 1 期发表的《复杂的交响乐》，可以说是对昆德拉的小说理念与

小说创作进行深度分析与阐释的最早的论文之一。之后，有关昆德拉小说艺

术的探讨越来越多，如邵建在《文艺研究》1994 年的第 6 期发表了《人的可

能性与文的可能性 ——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 “ 革命 ”》，李凤亮在《国外文

学》1995 年第 3 期发表了《大复调：理论与创作 —— 论米兰·昆德拉对复

调小说的承继与发展》，仵从巨在《文艺研究》1996 年第 3 期发表了《“ 存

在 ” 之思铸就的形式 —— 论昆德拉小说形式的独创性》，刘润奎在《国外文

学》1997 年第 4 期发表了《昆德拉的小说艺术》，李夫生在《外国文学研究》

1998 年第 2 期发表《米兰·昆德拉小说的叙事策略》，涂险峰在《外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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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1999 年第 2 期发表《对话的可能与不可能及复调小说》，黄书泉在《安

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1 期发表了《小说：对存在的探

索 ——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观》等。我们刚才所列举的文章，都是一些比

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实际上，对昆德拉小说艺术的探讨与阐释的文章，构成

了中国对昆德拉研究的重点。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一方面的研究还在继续，

2002 年，李凤亮在这一年分别在《小说评论》、《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国外文学》、《广东社会科学》、《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等学术刊物以及在国内有很大影响的《南方周末》与《羊城晚报》

发表了 9 篇文章，就昆德拉的小说观、小说历史观、小说艺术等方面展开了

研究，其阐释中所展现的观点在中国学界有很大影响。

2003 年，上海译文版的昆德拉作品问世之后，对昆德拉的阐释进入了继

续深入的时期，在这一年以及 2004 年、2005 年、2006 年，李凤亮又在《外

国文学研究》、《南京社会科学》、《江汉论坛》、《南方文坛》、《深圳

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刊物以及《中华读书报》等报陆续发表了

近 20 篇论文。从李凤亮的文章看，他关注的视野开阔，但重点还集中在对昆

德拉小说诗学、文体、叙事等涉及昆德拉小说艺术问题的探索。从昆德拉作

品新译之后，我们根据知网所检索到的材料，根据论文题目与关键词，可以

看到就昆德拉小说艺术的探索文章就近 100 篇。

从对昆德拉小说艺术探索的文章看，对昆德拉小说作品的分析与阐释主

要集中在两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方面：

第一是对昆德拉小说复调的阐释。乐黛云的《复杂的交响乐》一文，是

国内较早关注昆德拉小说复调写作的文章，她指出：“ 为了达到从多方面勘

探 ‘ 存在 ’ 这一目的，昆德拉提倡用音乐的 ‘ 复调 ’ 方式来写小说。复调就是

多条线索同时并进而又相互对照，相互呼应，形成音乐式的 ‘ 对位 ’……昆德

拉认为 ‘ 把非小说性的类，合并在小说的复调法中，这是布洛赫的革命性创

举 ’。但他也指出这五条线索还缺乏平衡和有机联系 ”（乐黛云 113）。乐黛

云对于昆德拉作品中 “ 交响乐 ” 之特征的揭示，对后来阐释者有诸多启示。

对昆德拉作品音乐性的阐释，就与此有关联。邵建也是较早关注昆德拉复调

理论与实践的评论家之一，他在《作家》1993 年的第 7 期，发表了《复调：

小说创作新的流向》一文，在作家中有较大影响，值得特别关注。我们在上

文所特别提到的李凤亮就复调问题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1996 年，他发表了

一篇题为《复调小说：历史、现状与未来 —— 米兰·昆德拉的复调理论体系

及其构建动因》的文章，对昆德拉所致力构建的复调理论及其动因进行了思

考与探讨，指出：“ 小说文体的复调、叙述视角的复调、情感空间的复调与

时空观念的复调，一起构成了昆德拉庞大的复调小说理论体系 ”（李凤亮，“复
调小说：历史、现状与未来 —— 米兰·昆德拉的复调理论体系及其构建动因 ” 
173）。李凤亮在研究中，认为昆德拉构建这一复调小说体系，有着三重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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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昆德拉的思想动因，二是昆德拉的小说观念动因，三是题材动因（李凤亮，

“ 复调小说：历史、现状与未来 —— 米兰·昆德拉的复调理论体系及其构建

动因 ” 174-175）。关于昆德拉的小说观念动因，李凤亮认为：“ 昆德拉对复

调性思维的选用，正是与其对以往纯叙事、重情节、重人物性格刻画等传统

小说观念的摒弃同步进行的。他的 ‘ 大复调 ’ 体系的建立，正与他对小说文

体的独特理解密切相关 ”（李凤亮，“复调小说：历史、现状与未来——米兰·昆

德拉的复调理论体系及其构建动因 ” 175）。基于这一判断，李凤亮在《西南

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2 期发表了专文，讨论昆德拉

的文体的复调与变奏，题为《文体的复调与变奏 —— 对米兰·昆德拉 “ 复调

小说 ” 的一种解读》，又在《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2 期发表了《遗忘与记忆的变奏 —— 昆德拉小说的题旨隐喻》等文章，都与

复调的阐释有关。吴晓东对昆德拉的复调也有研究，在他在北京大学的小说

课中，对昆德拉有深入的讲解。在对《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结构分析中，

他指出，昆德拉的这部小说 “ 各个线索以复调方式并存，同时进展互相交织，

有一种四重奏的多声部效果，四种乐器构成了和声，从而形成一个统一体 ”（吴

晓东 345）。有关昆德拉这方面的阐释文章，我们也可以看到 “复调 ”、“变奏 ”、
“ 合奏 ” 等术语的重点使用。

第二是对昆德拉小说创作中 “幽默 ”的阐释。如果说，复调在一定程度上，

是昆德拉结构其小说的主要基点，那么，“ 幽默 ” 则是其小说写作风格的主

要基调。昆德拉的作品，尤其是小说，其形式、其语气、其话语之内涵、其

词汇的选择、其因素主题与轻松的话语方式的强烈对照，都透出一种特别的

幽默，一种超然而深刻的态度，打上了明显的昆德拉的标记：昆德拉式幽默。

在国内学界对昆德拉式幽默的阐释中，我们注意到有对其幽默特点的阐

释。李凤亮认为，“‘昆德拉式的幽默 ’除了揶揄、谐趣之外，更多的则是基于 ‘诗
性沉思 ’ 的那种睿智的自嘲和反讽。这种睿智的自嘲和反讽常与深沉的感伤

和冷峻的怀疑相交织，构成一种形而上的幽默 ”（李凤亮，“ 别无选择：诠释

‘ 昆德拉式的幽默 ’” 188-189）。仵从巨也认为：“ 幽默是昆德拉的风格特征，

因之许多评论者亦称他为幽默作家。昆德拉特别看重幽默，他甚至认为幽默

是小说的基本精神，幽默与小说同生俱来。他认为艺术上有三个敌人：一为

媚俗、一为不思想、一为无幽默感而且不笑的人 ”（仵从巨 19）。彭少健对

昆德拉的小说进行过全面的解读，在他的解读中，可以看到对于昆德拉 “幽默 ”
的诠释特点。他认为：“《玩笑》是昆德拉的成名作，为后来的创作奠定了一

个基调，那就是：在生活中选择一些轻松幽默的细节场景，表达严肃的生命

存在主题，使极为严肃的内容与极为轻松的形式相结合，构成他小说特有的

轻松与沉重之二重风格。表面上看，他小说中的人物都似乎在玩笑中生活，

以一种玩笑式的态度对待生活，但是在人物苦涩的笑声中、轻松的玩笑中，

却承载着沉重的内容 ”（彭少健 129）。李凤亮所言的昆德拉幽默的 “ 形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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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与彭少健所述的轻中见重的特征，具有重要的联系，这样的阐释对我们

把握昆德拉的幽默具有导向性的作用。

对昆德拉式幽默的阐释还体现在对其动机与原因的追索。如果说风格即

人的话，那么，昆德拉的幽默，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是渗透在其存在之中的。

面对存在之荒诞，面对人类的困境，面对昆德拉在那个时代遭遇的 “ 极端 ”，
他的幽默是一种抵抗存在之重的方式。袁筱一特别注意到昆德拉作品所关注

所书写的“玩笑”，昆德拉在其“漫长的小说创作旅途中，他一直在重复这个词：

玩笑。革命是玩笑（《玩笑》），逃亡是玩笑（《告别圆舞曲》），爱情是

玩笑（《好笑的爱》），青春是玩笑（《生活在别处》），道德是玩笑，不

朽是玩笑（《不朽》），回归是玩笑（《无知》），自我的寻找是个玩笑，

甚至，‘ 家 ’ 也是一个玩笑，生命本身也是个玩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袁筱一 197）。昆德拉的笔下，看似将一切与生命相关的都当做玩笑，那么，

如何抵挡历史、政治与人类所开的这些 “ 玩笑 ” 呢？昆德拉的幽默，于是表

现在 “ 反讽 ” 中，昆德拉的 “ 反讽 ” 在其作品中有一种 “ 贯穿始终 ” 的坚强

和睿智力量：“ 这种反讽不是外现的，而是深含不露的，反讽的矛头直指崇

高与专制之间存在的相对悖论 ”（李凤亮，“别无选择：诠释 ‘昆德拉式的幽默 ’” 
193）。这是从现实的层面对昆德拉幽默的解读。

哲学家俞吾金则从昆德拉对拉伯雷传统的弘扬之中，看到了昆德拉对幽

默这一传统的重新发现、继承与发展。俞吾金认为：“ 在昆德拉看来，幽默

并不是古已有之的，而是现代精神的伟大发明。幽默体现的乃是人类生存的

活力，它犹如天神之光，把世界展示在道德的模棱两可中，把人们暴露在判

断他人时所陷入的深深的无能中，把严肃和僵硬溶解在轻松的笑声中 ”（俞

吾金 265）。对于昆德拉式幽默的阐释，在国内学界发表的一些研究成果中，

还可以看到对其修辞层面的分析，对其小说情节安排方面的分析，这里不拟

展开。李凤亮在其博士论文中专辟一节，谈昆德拉的 “ 幽默叙事 ”，其中有

这样的一段论述：“ 生活本身的怪诞和政治迫害的严酷，赋予昆德拉以幽默

叙事的动力和机缘。以冷峻思辨、沉痛自嘲与机智反讽为基调的 ‘ 昆德拉式

的幽默 ’，事实上不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修辞策略，还从心理图景的角度映

现出 20 世纪人类面对苦难时的煎熬、抉择与希望 ”（李凤亮，《诗·思·史：

冲突与融合 —— 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 115）。这样的阐释，既关注

到了昆德拉式幽默的艺术修辞层面，也指出了人类存在层面的一种心理，一

种态度，一种希望，具有特别的意味。

二、对存在的追问

在上文的评述中，我们或多或少已经涉及昆德拉小说创作中一个最基本

的焦点：存在。国内学界对此有比较深入的思考和探讨，而且有一个共识，

那就是昆德拉的小说创作是 “ 存在之思 ”，是对存在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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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昆德拉无论在其对小说理论的思考中，还是他与有关学者有过的

并不多的访谈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小说创作的追求。在与法国的安托万·德·戈

德马尔的谈话中，昆德拉表达自己对小说的观点和自己创作的 “ 雄心 ”：“ 可

以说，存在三种小说：叙事的小说（如巴尔扎克、仲马），描绘的小说（如

福楼拜）和思索的小说。在最后一种情况里，叙述者即思想的人，提出问题

的人，整个叙事服从于这种思索。在福楼拜的作品里，叙述者是看不见的，

您在阅读时听到某个人的声音。在此，涉及到我要把小说与哲学相结合的雄

心。当然，别人很理解我：我并不想以哲学家的方式来从事哲学，而是以小

说家的方式来进行哲学思考。而且，我不大喜欢哲学小说这一用语。这是一

种危险的措辞，因为，它必须以一些论点、框框、某些论证愿望为前提。我

并不想要证明什么，我仅仅研究问题：存在是什么？嫉妒是什么？轻是什

么？晕眩是什么？虚弱是什么？情爱冲动是什么？ ”（安托万·德·戈德马

尔 513-514）昆德拉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两点：一是他的雄心，要将小

说和哲学相结合，探索思索的小说；二是作为思索的小说，他认为小说不是

要证明什么，而是要提出问题，首先是对存在提出问题。这两点，可以说成

为了国内学界阐释昆德拉小说的两把钥匙。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昆德拉

看来，“ 小说不是为哲学服务，相反地、是去占领直到那时仍为哲学占据的

领地。这是些极抽象的问题：关于人类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哲学从来就不

知道该怎样去具体地把握，而只有小说才能做到这一点 ”（露意丝·奥本赫

姆 462）。这样看来，昆德拉对小说创作的探索就不仅仅是有 “ 雄心 ” 了，

而且有着 “ 信心 ”。
国内对昆德拉的研究与阐释，无论就论文的数量看，还是就论文的内容

看，就昆德拉小说对存在的探索展开的批评与思考，无疑是个重点。国内最

为关注的昆德拉的作品，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尤其是 2003 年昆德拉

作品的新译出版后，发表的有关昆德拉研究的论文中，近三分之一选择了这

部作品作为研究与阐释对象。就昆德拉的译者而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中文版的前后两个译本的译者都以不同的形式就此书的写作谈了自己的看法

与理解。由于时代的原因，韩少功在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写的前言中，

特别强调东欧文学之于中国的意义，对此书所涉及的政治有自己独到的看法，

还就昆德拉的小说探索作了阐述与论述，但对书名中的 “存在 ”一词没有说明。

许钧则从对全书的理解与把握出发，指出昆德拉这部作品指向的是 “ 存在 ”，
如王安忆所言，在政治与性这两极中探索 “ 存在 ” 之困境，存在之困惑，由

此而导向人之 “ 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爱情生活的种种 ”（许钧 “ 理解与翻

译 —— 解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170）。

有关昆德拉阐释的第二个重点，我们用了 “ 对存在的叩问 ” 一说，有两

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昆德拉的作品在其根本意义上，是对人类存在的探索，

二是如上文昆德拉自己所言，他作为小说家，他不是要说明什么，而是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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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问题，是 “ 思索 ”，是探索人存在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便有了 “ 叩问 ”
之说。在国内研究昆德拉的专家中，仵从巨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他长期跟

踪昆德拉的研究，就昆德拉的小说创作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发表了一系列文

章。早在 1996 年，他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年

第 4 期发表了长篇论文，对昆德拉写作的出发点与归宿作了探索，直指 “ 存

在 ”，这篇文章的题目为《存在：昆德拉的出发与归宿》。2005 年，他主编

了有关昆德拉研究的一部书，题目就为《叩问存在——米兰·昆德拉的世界》。

从 “ 叩问 ” 这个词，我们可以看到他紧紧抓住了昆德拉写作的核心问题，是

对昆德拉作品意义的深刻诠释。在他为这部书写的代序中，他以昆德拉的小

说创作为思考对象，经过全面的检视与分析，指出昆德拉的作品往往通过 “ 政
治 ” 与 “ 性爱 ” 这两扇门，去 “ 展开世界 ”1。昆德拉对存在的 “ 思索 ”，不仅

仅是提出问题，是带有批评的 “ 怀疑 ”，因而在学界昆德拉有 “ 怀疑主义者 ”
之称。仵从巨认为：“ 昆德拉从怀疑主义开始的旅行并未走向 ‘ 虚无 ’—— 他

作品中严肃的思考令人沉重。我以为 ‘ 怀疑 ’ 并不是昆德拉给予我们的全部

财富。他更大的奉献在于他用怀疑以至悲观向世界展示人的存在的危机。恰

恰在这一点上，他的作品产生了感人的力量，激发了现代人在当代世界中存

在的自觉与反省意识。萨宾娜怀疑、否定、怀疑，成为至死不渝的怀疑主义

者——她寻求什么？西西弗推石上山，周而复始，成为永远不屈的反抗者——
他要得到什么？他们都没有明天。但他们有共同的目的或理想：人的自由、

人的完整、人的个性、人的尊严、人的存在的合理性。昆德拉没有停止于怀

疑，也不曾终止于悲观。从怀疑走向思考，从思考走向反抗，从怀疑、思考、

反抗走向人的自觉，这也许才是昆德拉的含义或意义 ”（仵从巨 “ 昆德拉与

我们（代序）” 15）。仵从巨的这番解读，在他主编的书中，得到了其他阐

释者的印证。如谢炜如就在解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文章中，明确指

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就是一部叩问存在的小说。人们解读这部小说

时，也许会非常强烈地感受和关注昆德拉对极权主义政治的批判，尤其是经

历过极权统治的中年读者；当代小资的审美观点也许会指向裸体、性梦、性

爱等情色美的因素。然而，如果我们把政治理解为公众生活，把性爱理解为

个人隐私生活，那么，政治与性爱也只不过是昆德拉思索存在的两个载体而

已 ”（谢炜如 134）。又如江志全在分析了昆德拉的《不朽》之后，对昆德拉

这部小说的意义作了这样的阐释：“ 昆德拉用深刻而智慧的笔调告诉我们：

生活虽然是异乎寻常的沉重，但是作为存在着的生命就是至高无上的幸福，

在上帝离去以后的世界里，人更应该持续不断地努力，为的是不在自己眼中

失掉自己，永远坚定于自己的存在 ”（江志全 179）。

对存在的叩问之阐释主要在两个层面进行，一是探索昆德拉小说的意义。

1　 仵从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非常明确，就叫 “ 性爱：昆德拉小说之门 ”，《当代外国文学》，

1997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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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界有哲学家对昆德拉作了研究，如周国平，他写的文章题目为《探究

存在之谜》，在文中，他根据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一书的阅读，针对昆

德拉所提及的小说家 “ 存在的勘探者 ” 之身份，“ 通过想象出的人物对存在

进行深思 ”、“ 揭示存在的不为人知的方面 ” 这一小说的使命，提出自己的看

法：“ 在勘探存在方面，哲学和诗的确各有自己的尴尬。哲学的手段是概念

和逻辑，但逻辑的绳索不能套住活的存在。诗的手段是感觉和意象，但意象

的碎片难以映显完整的存在。很久以来，哲学和诗试图通过联姻走出困境，

结果好像并不理想 ”，而 “ 昆德拉把他小说里的人物称作 ‘ 实验性的自我 ’，
其实质是对存在的某个方面的疑问。例如，在《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轻》中，

托马斯大夫是对存在之轻的疑问，特丽莎是对灵与肉的疑问。事实上，它们

都是作者自己的疑问，推而广之，也是每一个自我对于存在所可能具有的一

些根本性困惑，昆德拉为之设计了相应的人物和情境，而小说的展开便是对

这些疑问的深入追究 ”（周国平 35-36）。在周国平看来，昆德拉的小说创作

只是探索存在之谜的一种方法，按照昆德拉的小说观，“ 用小说探究存在之

谜还是可以有多种写法的 ”，他认同昆德拉 “ 没有发现过去始终未知的一部

分存在的小说是不道德的 ” 这一观点，因为 “ 不但小说，而且一切精神创作，

唯有对人生基本境况作出了新的揭示，才称得上伟大 ”（周国平 36）。在对

昆德拉的存在之思作了这番探究之后，周国平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昆德拉

用他的作品和文论告诉我们，小说的智慧是非独断的智慧，小说对存在的思

考是疑问式的，假说式的。我们确实看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中是一位调侃

能手，他调侃一切神圣和非神圣的事物，调侃历史、政治、理想、爱情、性、

不朽，借此把一切价值置于问题的领域。然而，在这种貌似玩世不恭下面，

却蕴藏着一种根本性的严肃，便是对人类存在境况的始终一贯的关注 ” （周

国平 39）。作为哲学家，周国平对昆德拉的这番阐释是准确到位的，同时，

他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昆德拉写作的可能性予以了关注。他说的 “ 调侃 ”，
就是昆德拉的 “ 玩笑 ”、“ 好笑 ”，与上文中我们援引的袁筱一的解读是一致

的，而 “ 调侃 ”，不仅仅是一种书写的方式，而是一种清醒的思考、反抗，

是一种希望。正如昆德拉自己所言：“ 终于，我在小说艺术中寻到了它。所以，

对我来说，成为小说家不仅仅是在实践某一种 ‘ 文学体裁 ’；这也是一种态度，

一种睿智，一种立场；一种排除了任何同化于某种政治、某种宗教、某种意

识形态、某种伦理道德、某个集体的立场；一种有意识的、固执的、狂怒的

不同化，不是作为逃逸或被动，而是作为抵抗、反叛、挑战 ”（昆德拉，《被

背叛的遗嘱》 164）。昆德拉这一明确的表述，为我们理解昆德拉提供了重

要的理论依据和阐释视角。在对昆德拉就存在问题写作的阐释中，如我们在

上文多次涉及的，“ 性 ” 与 “ 情 ” 是人类存在的重要方面，但在阅读中，会

有形而上的解读，也可能会有形而下的理解，对此，有学者认为：“ 我们相信，

把自己的小说看作人类生存的 ‘ 解剖刀 ’ 的昆德拉，为偷情与猎艳提供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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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目的，不可能仅仅只是为了笔下的人物更有理地放纵情欲，而更重要

的必然是通过他们的色情生活来展示他们 ‘ 灵与肉 ’ 的冲突，来揭示他们苦

中作乐的精神状态，来展现他们在成为 ‘ 亡国奴 ’ 之后所受到的心灵摧残和

煎熬 ”（李平、杨启宁 162）。这样的观点虽然谈不上深刻，但对昆德拉理解

的角度应该是适合其创作意图的。

对存在的叩问之阐释的另一个层面，就是分析昆德拉在小说中是如何对

存在加以叩问与沉思的。李凤亮对此问题有深入的思考，他指出：“ 与存在

论哲学家不同，昆德拉不是从存在的本体论，而是从人类存在境况的现实出

发看待和思考存在的。在他看来，小说写作的目的，就是抓住自我对存在的

深思 ”（李凤亮，《诗·思·史：冲突与融合 —— 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 
191）。昆德拉的小说创作是很自觉的行为，由其思想作为指引。在小说中以

何种方式叩问存在？对这一问题，昆德拉自己也有答案：“ 小说审视的不是

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

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小说家画出存在地图，从而发现

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可能性。但还要强调一遍：存在，意味着：‘世界中的存在 ’。
所以必须把人物与他所处的世界都看作是可能性 ”（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54）。对昆德拉的这一观点，我们注意到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存在包括人

物和他所处的世界；二是人物是处在世界中。昆德拉说他写的《小说的艺术》，

纯粹是从实践者的角度出发，谈的主要是他 “ 小说中固有的 ” 东西和他对小

说的想法。

三、对“生存密码”关键词的阐释

昆德拉曾有言：“ 把握自我，在我的小说中，就是意味着，抓住自我存

在问题的本质，把握自我的存在密码。在创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时，

我意识到，这个或那个人物的密码是由几个关键词组成的。对特蕾莎来说，

这些关键词分别是：身体，灵魂，眩晕，软弱，田园牧歌，天堂。对托马斯

来说：轻，重。在题为《不解之词》一章中，我探讨了弗兰茨和萨比娜的存

在密码，分析了好几个词：女人，忠诚，背叛，音乐，黑暗，光明，游行，

美丽，祖国，墓地，力量。每一个词在另一个人的存在密码中都有不同的意义。

当然，这一密码不是抽象地研究的，而是在行动中、在处境中渐渐显示出来

的 ”（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37-38）。昆德拉解读生存，靠密码，而密码

于他而言，便是一个个关键词。要阐释昆德拉的小说，我们可以循着他的指引，

观其小说如何围绕关键词展开小说的境况构建与人物塑造。昆德拉的小说中，

有不少关键词，国内对昆德拉的解读，也常常围绕这些关键词而展开，比如

对 “ 存在 ”，对 “ 轻 ”“ 重 ”、对 “ 身体 ”、对 “ 灵魂 ”、对 “ 梦 ”、对 “ 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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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媚俗 ” 等等关键词的解读 1。在阐释昆德拉不同形式的论文或读后感或网

络平台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不同形式的解读。这里我们只选择中国读者最为

关注的一组关键词 “ 轻 ” 与 “ 重 ” 和一个最难阐释清楚的关键词 “ 媚俗 ”，看

看中国读者是如何阐释的。

首先是“轻”“重”之辨。自从昆德拉译介到中国之后，昆德拉的 “轻 ”“重 ”
之学很快受到各个层面的读者的关注，“ 生命之轻 ” 的语式结构被广泛接受

与使用，成为值得关注的语用现象。对于昆德拉的 “ 轻 ” 与 “ 重 ” 这两个关

键词，有各种各样形式的阐释，阐释的路径、重点也有区别。但最有代表性

的是哲学家周国平的阐释：“ 关于 ‘ 存在之轻 ’ 的译法和含义，批评界至今众

说纷纭。其实，只要考虑到昆德拉使用的 ‘ 存在 ’ 一词的海德格尔来源，许

多无谓的争论即可避免。‘ 存在之轻 ’ 就是人生缺乏实质，人生的实质太轻飘，

所以使人不能承受。在《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自己有一个说明：‘ 如果

上帝已经走了，人不再是主人，谁是主人呢？地球没有任何主人，在空无中

前进。这就是存在的不可承受之轻。’可见其涵义与 ‘上帝死了 ’命题一脉相承，

即指人生根本价值的失落 ”（周国平 36）。周国平的阐释，是从哲学的角度

出发的，拿他自己的话说，这只是一种。有关 “ 轻 ”“ 重 ” 之辨，普通读者的

阐释值得特别关注。他们往往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在阐释中融入自己的生

存体验，呈现出鲜明的主体性。

其次是“媚俗”之解。谈到 “ 媚俗 ”，在中国一定就会联想到昆德拉的

小说，这个关键词，几乎就是 “ 昆德拉 ” 小说的标志性词语。中国对 “ 媚俗 ”
的阐释，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翻译的层面。德文的 “Kitsch” 一词，可以说是

随着昆德拉而进入到中国读者之中，且引起普遍关注和深刻思考的。Kitsch
一词贯穿于昆德拉的作品之中，是外来概念译介入中国后翻译争议最大、内

涵影响最广泛的词语之一。Kitsch 一词随着作家出版社于 1987 年 9 月出版的

昆德拉小说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韩少功与韩刚合译版问世，首次

进入国人的视野，并迅速成为学界探讨的热门概念。韩少功在小说里将其译

为 “ 媚俗 ”，这一译法在昆德拉阅读热潮中得到广泛的传播，而与此同时，

许多翻译界、文学界人士通过对该词的考察，根据自身理解提出了诸多不同

译法，如 “ 忌屎 ”、“ 媚雅 ”、“ 媚世 ”……还有近些年为一些人所接受的，由

另一位昆德拉作品译者景凯旋所提出的 “ 刻奇 ”。如果说翻译是广义的阐释，

那么，这是第一个层面的阐释。第二个层面，就是在翻译之后，读者对之的

阐释。Kitsch 概念进入中国 30 余年，对这一概念的翻译却仍存争议，学者探

究之热情丝毫没有随时间消减：李明明于 2014 年发文梳理西方研究成果阐释

1　 如张志忠的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解读小辞典——米兰·昆德拉研究札记 ”，《批评家》，

1989 年第 2 期；周荣胜的 “ 关于媚美 ”，《文艺报》，1994 年 11 月 26 日第 3 版；仵从巨的 “ 关
于昆德拉的四个词 ”，《当代外国文学》，1999 年第 2 期；欧翔英的 “ 镜子中的田园诗 —— 昆

德拉小说中的共在世界 ”，《当代文坛》，2001 年第 5 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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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关键词 “ 媚俗 ”1， 2015 年再次发文从艺术、文学、文化三个层面探

讨 “ 媚俗 ” 概念 2；景凯旋在十几年间多次为 “ 刻奇 ” 撰文，并在 2014 年发

表文章《刻奇：美学的还是伦理的？》从伦理道德角度对 Kitsch 进行阐释 3；

陈民和宋羽葭于 2016 年 4 月发表《从美学概念 Kitsch 的中译说起》一文，

通过梳理 Kitsch 在德国的现象流变以阐释其概念，并在文末提出了译名的又

一可能性 —— 即纯粹的音译 “ 基奇 ”4。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韩少

功将它译为 “ 媚俗 ”，Kitsch 一词与 “ 媚俗 ” 都有 “ 刻意讨好、迎合 ” 之意，

然而 “ 媚俗 ” 之 “ 俗 ” 有多种解释：“ 既指俗气 —— 庸俗艳丽、缺乏修养的

文化品位，也可指习俗 —— 民间的传统风俗习惯，又或俗民 —— 教养和品

味低劣的普罗大众，甚或世俗 —— 宗教彼岸的俗世百态 ”（李明明，“ 关于

媚俗（Kitsch）” 214）。此诸为 “ 他者 ”，“ 媚俗 ” 即 “ 讨好他者 ”，而昆德

拉对 Kitsch 的描述却并非如此，借用读者中一个通俗的解释，Kitsch 更有 “ 矫
情 ” 之嫌，是一种 “ 自媚 ”，即 “ 讨好自己 ”。景凯旋认为，昆德拉笔下所描

述的 Kitsch“ 主要是指一种诗性的人生态度，其中也包括某些浪漫的现代主

义艺术，而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媚俗，恰恰相反，他要回到本真的生活，以反

抗各种出于心灵夸张的价值理性 ”（景凯旋，“ 关于 ‘ 刻奇 ’” 58）。昆德拉受

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将 Kitsch 与伦理相探讨的启发，

在其小说中对 Kitsch 的意义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与阐释。布洛赫将只追求美，

而缺乏伦理价值的艺术称为 Kitsch，昆德拉欲阐释的则是伦理的过度。他在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由斯大林儿子雅科夫不堪忍受粪便之辱，扑向高

压电网而死的故事引出对 Kitsch 的思考，“ 对生命的绝对认同，把粪便被否

定、每个人都视粪便为不存在的世界称为美学的理想，这一美学理想被称之

为 Kitsch”（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295）。在小说中，Kitsch 是

萨比娜反感的 “ 这个世界所戴的漂亮面具 ”：心照不宣的 “ 生命万岁！ ” 之

口号驱使人们在五一节的游行中即便愁苦也展露笑容，以表达对生命的认同；

单凭心灵之感觉，因看到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时能跟全人类一起感动而倍加

感动；在政治霸权的社会里，个人主义、怀疑、嘲讽这些有损于 Kitsch 的行

为都被禁止；为了自由、平等、正义、博爱而团结在一起的 “ 伟大进军 ”……

这种种在昆德拉看来都是 Kitsch 的体现。他认为在 Kitsch 产生之后被传播到

各种语言中，这一概念在频繁的使用中发生了变化，“ 已经抹去了它原来形

而上学的价值 ”，Kitsch 在根本上是 “ 对粪便的绝对否定 ”，无论是在其字面

的意义还是从其引申意义看，都是 “ 把人类生存中根本不予接受的一切都排

除在视野之外 ”（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296）。Kitsch 已经超出

1　 李明明：“ 西方文论关键词：媚俗 ”，《外国文学》，2014 年第 5 期。

2　 李明明：“关于媚俗（Kitsch）”，《外国文学评论》，2015 年第 1 期。

3　 景凯旋：“关于‘刻奇’”，《书屋》，2001年第12期；景凯旋：“刻奇：美学的还是伦理的？”，《南

京大学学报》，2014 年第 2 期；景凯旋：“美，是一个特别的问题”，《读书》，2014 年第 6 期。

4　 陈民、宋羽葭：“从美学概念 Kitsch 的中译说起”，《中外文化与文论》，2016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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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本的美学范畴，成为一种虚假的情感体验及由此诱发的刻意行为，如同

昆德拉在他的《小说的艺术》中所论述的一样：“ 在赫尔曼·布洛赫那篇著

名的随笔的法文版中，媚俗一词被翻译成 ‘ 蹩脚的艺术 ’。这是一个误译，因

为布洛赫证明 ‘ 媚俗 ’ 并非仅仅是一部品味差的作品。还有媚俗的态度、媚

俗的行为。媚俗者 ( kitschmen) 的媚俗需求，就是在美化的谎言中照耀自己，

并带着一种激动的满足感从镜中认出自己。对布洛赫来说，在历史上，媚俗

是跟十九世纪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的 ”（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167）。昆德拉对于 Kitsch 的标准于景凯旋看来 “ 不是模仿、简单和肤浅，

也不是创造性的缺乏，而是情感上的矫情 ”，“ 正是绝对的抒情性构成了刻奇

的主要结构 ”（景凯旋，“ 刻奇：美学的还是伦理的？ ” 151），这种从主观

内心世界出发，对理想世界热烈的抒情性，正是浪漫主义的体现。

结 语

自 1987 年韩少功与韩刚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中国出版以来，

昆德拉在中国的译介与阐释已有 30 余年的历程。中国学界对昆德拉的小说观

念与艺术展开了不断深入的研究。在上文中，我们就昆德拉在中国的阐释重

点作了细致的梳理与简要的论述，从中可以看到，对昆德拉的阐释有着明确

的指向，有着重点关心的问题。同时，中国学界与普通读者的阐释有一定的

互动性，路径多样，阐释丰富，具有开放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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